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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

之一
,

本文旨在介绍山东地区收藏的齐鲁大学的历

史资料及其对齐鲁大学研究的意义
,

希望为学者们

的进一步研究抛砖引玉
。

口
齐鲁大学是在 山东各地逐步发展起来

的
,

齐鲁的资料也主要流传在山东各地
。

这些资料大

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齐鲁大学的出版物 二是解放

后关于齐鲁大学的回忆文章和资料 三是历史档案
。

齐鲁大学的出版物
,

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

部分是学校出版的书刊
。

其中包括了学术类的刊物

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《齐大国学季刊 》
、

《齐大季

刊 》
、

《齐鲁学报沙
、

《责善半月刊 分及齐大社会历史学

系编的 《学史丛刊 》
,

以及不属于齐大管理
,

但在齐

大编辑出版的当时很有影响的 《田家 》杂志
。

学校出

版物中
,

还有一些学生团体出版的期刊
。

如解放前的

《齐大心声 》
、

《齐大通讯 》
,

解放后的 《新齐大 》等
。

另一部分是学校人员特别是教师们的研究著作
,

其

中有美
、

英
、

加等外籍教师的
,

也有中国教师的著作
。

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
,

关于齐鲁大学的文章

和回忆资料是相当少的
,

但在七十年代末以后
,

各地

都开展了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
,

回忆和涉及齐鲁历

史的文字逐渐多起来
,

省和市县的文史资料中时有

关于齐鲁大学历史的文章
。

一些是齐鲁大学的校友

回忆过去的经历
,

一些则是后人撰写的关于齐鲁大

学的历史和人物
。

在这方面着力较多的是山东省文

史资料和济南市文史资料的编辑者
。

这两种资料陆

续发表了
“

九一八事变前的齐鲁大学
” 、 “

齐鲁大学的

乡村教育运动
” 、 “

齐鲁大学的国家研究所
” 、 “

齐鲁大

学医学院
”

等文章 作者一般都是以前齐鲁大学的毕

业生
。

除了文史资料外
,

济南市编写的《解放前济南

的学校 》也有对齐鲁大学的比较详细的记载
。

另外
,

近年来山东也可以见到台湾出版的 《山东文献 》
,

这

一刊物登载了不少关于齐鲁大学的回忆文章
。

特别

是杨擞春撰写了有较大篇幅的 《齐鲁大学的历史 》
,

虽然笔者的看法不一定相同
,

但这还是迄今有关齐

鲁大学最系统的回忆文章
。

不过
,

上述两类资料
,

总起来说数量不算多
。

齐

鲁大学的资料大多散见于山东大学
、

山东师范大学
、

山东医科大学等各校图书馆和 山东省图书馆
。

曾经

是齐 鲁大学前身所在地的登州 登州文会馆
、

潍坊

广文大学 市也还有一些零星材料
。

烟台和青岛是

山东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地点
,

许多齐鲁大学毕业生

或者是当地 人
,

或者在这些城市工作
,

因此也留下了

一些资料
。

和前两类相比
,

第三类历史档案
,

不仅是最重要

的第一手材料
,

而且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两类
。

这些 史

料大致保存在三个机构
。

一是山东医科大学收藏了

齐鲁大学 医学院部分学生的资料
,

主要涉及解放前

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读书
,

但毕业时已经是山东医学

院学生的这部分人的材料
,

数量有数百卷之多
。

二是

济南市档案馆
,

保存了齐鲁大学在济南解放后到建

国初的少量材料
,

虽然总共只有几卷
,

但却是研究转

变时期的教会大学的人事
、

思想
、

体制变化的重要资

料
。

三是山东省档案馆
,

比较完整地收藏了齐鲁大学

自广文大学 以来
,

包括了齐鲁大学在济南
,

四川成

都
,

杭州
,

福州等地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
。

按照山东

省档案馆的整理和分类
,

这部分资料大约有 。。。多

卷
,

按不同的内容 又被分成五个部类
,

比较便于研究

人员使用
。

但是每个目录的索引还不是很详细
,

不能

完全反映出每卷的内容
,

查出某个研究专题的有关

的材料
,

往往有
“

披沙拣金
”
之劳

。

这三部分的材料 虽然数量上相差很大
,

保存的

状况也不一样
,

但对于齐鲁大学历史的研究来说
,

都



有不可替代的价值
。

如齐鲁大学出版的著作
、

报刊杂

志
,

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的学术风气
、

学术水

平
。

特别是关于学生编辑的校刊
,

真实的反映了各个

时期学生的思想动态
,

是研究社会生活对教会学校

影响的第一手材料
。

由于战争和动乱
,

齐鲁大学多次

搬迁
,

齐鲁的许多刊物已经流失
,

即使在档案中也很

难一见
。

因此
,

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各大学图书馆仅

存的这些刊物就更显出其重要的意义
。

举个例子说

明
, 要田家 》杂志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主办

,

在齐鲁大

学编辑出版的一本结合时事
、

宗教与科学常识的通

俗刊物
,

在抗战前后到解放前后一直拥有相当多的

教会内外的读者
,

如此重要的刊物经过动乱后
,

在齐

鲁大学档案中只有一册
,

但在山东大学的图书馆却

保存了大致完整的《田家 》杂志
,

这就填补了其它资

料收藏中的一个空白
。

解放后的回忆文章
,

虽然有些受到当时情况的

局限
,

不能比较客观地来考察过去的教会学校
,

但它

还是提供了一些当事人在学校中亲身经历的事情
。

如果把过去和现在同一类型的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

法联系起来分析
,

也必然会展示出不同时代的不同

的历史信息
,

同时也丰富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认识
。

值

得一提的是
,

这样的文章近年来比较多一些了
,

涉及

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广泛
,

但是其中有许多是非正式

的出版物
,

只在地方上流传
,

非常容易散失
,

应当注

意收集
。

比较起来
,

历史档案一般来说还是最直接
,

最忠

实地反映了历史
。

众所周知
,

齐鲁大学也许是所有教

会大学中搬迁流动最多的学校了
。

最早是在山东沿

海的蓬莱
,

其后文理学院搬到潍坊 医学院在济南
,

神学院在青州
,

直到 年包括文理医神四个学院

的齐鲁大学才在济南新校园安家落户
。

但抗战爆发

后齐鲁大学迁往四川成都
,

抗战胜利后返 回济南
,

不

久因受战事影响文理学院迁杭州
,

医学院迁福州
。

在

这不停的动荡中
,

资料必然受到很大的损失
。

所幸的

是解放以后
,

齐鲁大学经院系调整
,

档案移交山东省

档案馆
,

大批资料因此而得到很好的保护
。

其保存的

最早的资料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七
、

八十年代
,

最晚

的资料至院系调整前后
,

这是研究齐鲁大学
,

研究山

东基督教会最基本的参考资料
。

以往对齐鲁大学的研“中
,

比较重要的

著作是郭查理在五十年代受联合董事会委托撰写的

《山东基督教大学史 》一书
,

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

中还有关于齐鲁大学早期历史的文章
,

卢茨教授在

《中国基督教大学史 》中也把齐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

究内容
。

这些著作为人们了解齐鲁大学的历史提供

了一个最基本的脉络
,

有些方面也有很精深的论述
。

不过
,

现在随着各种资料逐步开放
,

为我们具体深人

地在中西文资料结合
、

海外资料与国内资料结合的

基础上探讨齐鲁大学
,

乃至教会大学的各个方面提

供了新的可能
。

课程设置是研究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
,

史学界

很久 以来一直对教会学校的课程内容缺乏一个具体

的了解
,

因此难免影响到对教会教育的看法
。

就山东

的状况来说
,

齐鲁大学的档案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

了线索
。

在档案中可以查找到从早期文会馆
,

潍县广

文学校
,

青州神学堂和济南齐鲁大学各个时期的课

程表
。

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程
,

不同的课程教学多少

学期多少课时
,

教育的重点放在哪些学科
,

都有详细

的记载
,

在二十到三十年代
,

有的还有教材的样本
。

课程设置反映了办学者的 目标
,

但是办学者的主观

意图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
。

如果把这些课程表按

时间顺序联系起来比照一下
,

例如
,

看一下与齐鲁大

学有密切联系的登州文会馆和青州守善中学的两份

课程表
,

就可以看出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流

变中发展的步伐
。

文会馆时期
,

可以看成是教会大学

正在萌芽的时期
,

早期传教士在开设课程时煞费苦

心 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外来的宗教
,

进而信仰这种宗

教
,

就必须开设基督教神学课程
。

从更远大的目标

看
,

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教会需要的
、

在中国传播基

督教的大量人才 同时为了要使学校在一直尊崇古

圣先贤的山东社会立足
,

使学生能与封建士大夫接

触而不被轻视
,

也必须把圣贤经传列入教材
。

另外
,

传教士毕竟来自当时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
,

他们知

道科学的力量
,

也深悉由传教士来作西方新科学的
“

拍客
”

充当西学传人的意义
,

所以西学在课程中有

突出的地位
。

早期教会学校课程中神学
、

中学与西学

近乎于三分天下
,

但是
,

时过境迁
,

民国以后
,

特别

是
“

五四
”
以后

,

民主与科学成为潮流
,

科学在教育

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
。

教会学校适应了各种变

化的风气
,

新学在课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
。

青州守

善中学的课表是民国初年学生报考齐鲁大学的重要

材料
。

该中学是英国浸信会在山东办的主要的中学
,

比起文会馆的课程
,

其科学文化知识比例 已经大大



的增多了
,

英国浸礼会的中学一般来说要相对的保

守些
,

守善中学后来坚持不在国民政府注册
,

甚至还

将《圣经 》作为必修课程
。

美国教会办的中学课程要

更开放一些
。

至于齐鲁大学的课程
,

除了将圣经作为

选修课外
,

在形式上 已与一般的大学没有很大的区

别了
。

因此
,

有人认为教会学校中新学可有可无
,

这

不符合历史的真实
。

如果我们有兴趣把齐鲁大学的

课程与国立大学或者与其它教会大学进行横向或者

纵向的比较
,

也许会使我们对这些大学在这方面的

活动有个新的认识
。

学校的中心是教师
,

师资的来源
、

水平
、

规范
、

门类在相当程度上是衡量学校发展与否的标准
。

齐

鲁大学的档案比较完整的保存了关于教师的记录
,

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相对稳定时期
,

对师资的管理记

录更为详细
。

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文理两院同学名录

中
,

在学校向当局呈交的报告中
,

对当年教师队伍的

构成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描述
,

这使我们对齐鲁大学

的师资
,

特别是在其他记载中容易忽略的中国教师

有充分的了解
。

把各个时期的教师资料综合起来看
,

也可以看出师资队伍的变化
。

这个变化最突出的一

点就是在教员队伍里中国教师在数量上不断增长
,

在学历水平上不断提高
。

据 年的统计
,

在齐鲁

大学文学院的 名教师中
,

英美和加拿大籍的教师

共有 名
,

仅占总数的 还不到
。

在理学院 名

教师中
,

英美和德国籍的教师只有 人
,

仅占

强
。

文理学院许多中国籍的教师都有在美国
、

英国或

德国受过教育的背景
。

据齐鲁大学 。年上报国民

政府教育部的文件
,

列举的 名齐鲁大学重要职员

中
,

中国籍的占 名
,

外国籍的占 名
。

抗战爆发

以后
,

山东的教会学校大部停办
。

战后教会学校恢复

招生后
,

外籍教师的数 目就更少了
。

齐鲁大学到四十

年代末
,

除了医学院还有 个外籍教授外
,

中国教授

占了绝大多数
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
,

教会学校在将近一

个世纪的发展中
,

在师资方面
,

经历了从西方传教士

教师掌握一切
,

到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转变过程
。

仅从师资这方面说
,

过分强调教会大学的西方背景
,

忽视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过程
,

笼统的把教会大学作

为文化上的一种异己力量
,

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

题
。

此外
,

档案及其它资料中还有大量的关于中外教

员的宗教
、

教育
、

家庭背景及他们个人的经历的丰富

记载
。

值得一提的是
,

齐鲁大学档案中保存的许多传

教士和教职员的信件
,

其中一些是民国政要和宗教

界的中外名人
。

如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期间
,

曾在学

生刊物上发表过文章
,

深人研究这些资料
,

一定会有

有趣的新发现
。

如果把学校比作工厂
,

那么学生在某种意义上

也许可以看成是这所工厂的产品
。

教会大学的学生

究竟来自什么样家庭
,

受过何种教育
,

毕业后从事什

么工作
,

这一直不是说得很明白的问题
,

在齐鲁大学

的档案中
,

保存了入学学生的履历表
、

成绩单和志愿

书
。

二
,

三十年代
,

报考齐鲁大学的志愿书中有一些

需要考生回答的问题
,

比如学生为什么要考大学
,

为

什么要考齐鲁大学
,

将来干什么
。

这些间题虽然过于

程式化
,

但学生的回答也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实际
。

同

时
,

学校还要求学生列举读过的书目
,

这使研究者可

以了解到当年学生的知识背景
。

虽然这些资料内容

的充实程度不一
,

但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某个时期
,

某个专业的学生背景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
,

从

而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
。

比如
,

关于齐鲁大学学生的

来源
,

从这些材料来看
,

出身于教徒家庭的学生确实

占了相当大的比例
,

但抗战以后
,

这个比例就有很大

的变化
。

再如读书书 目
,

资料中反映出来与传统印象

相反的是宗教书籍并不占很大的分量
。

二十年代时
,

许多学生广泛涉猎了梁启超
,

胡适
,

陈独秀的著作
,

有不少人还读了鲁迅的 《呐喊 》
、

《狂人 日记 》
,

有个

别的还涉及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
。

无论这些人后

来走上什么样的道路
,

这些资料至少说明了教会学

校建立在中国的国土上
,

教会学校的学生并不是也

不可能孤立和封闭于社会之外
,

只是被动消极地成

为
“

文化侵略
”

的对象
,

近代中国社会的急风暴雨
,

民族的危亡
,

革命思潮的激荡必然会对学生产生影

响
。

在关于学生的材料中
,

还有一些学生编辑的刊

物
、

学校当局对学生学习和生活各方面的记录
、

学校

就某一方面如学生的职业和在校学生的宗教活动所

作的调查报告
,

所有这些材料展示了学校生活的各

个方面
,

有些还显示了看来矛盾
,

却值得进一步深究

的间题
。

如在四十年代末
,

学校的报告强调学生中宗

教生活的削弱
,

这也许是事实
,

但是在己发现的学生

申请入学的英文自传中
,

却突出的强调了家庭和个

人的宗教背景与宗教经验
。

这是一种虔诚还是一种

实用主义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
,

值得探讨
。

研究这些

学生的材料
,

必然帮助我们比较实际的而不是抽象

地了解这些青年学生
,

进而对教会学校的功能有比



较全面的看法
。

齐鲁大学各个时期的历史文件也是研究在华基

督教事业
,

特别是山东基督教活动的重要资料之一
。

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
,

由于种种原因
,

教会材料在国内妥善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见
,

有的几

乎是荡然无存
,

对国内学者研究这段历史造成了很

大的不便
。

齐鲁的资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
,

弥补了这

个问题
。

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
、

中华基督教教育协

会
、

华北基督教教育协会
、

山东基督教育协会
、

华洋

义娠会的文件及与齐鲁大学往来的函件提供了当时

这些组织的活动情况
。

齐鲁大学三个学院
,

大学医院

及广智院的报告中也记载了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
。

齐鲁大学的刊物如
“

鲁铎
”

等 学术刊物除外
,

对

教会活动都有详细的报道
。

长老会山东分会的年会

记录
、

长老会济南教区的报告则具体的反映了这个

差会在山东的活动
,

是非常有用的参考材料
。

遗憾的

是这类报告比较少
,

除了美国长老会
、

中华循道公会

外
,

关于其它差会只有一些涉及学校人事与财政的

杂件
。

除了上述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外
,

齐鲁大学

的资料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
。

例如
,

国内的研究者通常比较关心教会大学的

外籍教员对中国政治的态度
,

对齐鲁大学的研究也

涉及到这个问题
。

可能传教士也有诸多的顾忌
,

在许

多公开发表的材料中很少有这样的内容
。

只有在保

留下来的私 人的通信中透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
。

年五四运动时期
,

齐鲁大学的全体学生发表了

《为力争青岛敬告全国各界书 》
,

积极参加了游行示

威
,

要求收回青岛
,

维护主权
。

教会大学当局的态度

如何 历来的研究一直认为大学当局反对学生的活

动
,

实际上不完全如此
。

档案中保留的 日本在山东的

报纸五月九 日就刊登名为
“

山东教会大学的残忍和

现代基督教会的腐败
”

一文
,

激烈的抨击山东的英美

教会
,

日本的报纸指责英美传教士是山东这次反 日

运动的
“

主谋
” 。

日本驻济南领事以及自办的青岛日

报
、

济南时报攻击英美传教士在宗教的掩护下从事

政治活动
,

煽动学生
,

反对 日本
。

日人的指责虽然言

过其词但并非无中生有
,

实际上档案材料也反映了

英美教会人士对 日本在华扩张
,

威胁到英美在华利

益
,

持反对态度
。

当时美国的 丫独立周报 》
,

曾经就

日本在山东的情况向老资格的传教士赛保罗

约稿
,

赛表面上以传教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

为理由 加以婉拒
。

但是赛写信向该报推荐了《密勒

氏评论报 》揭露 日本在华走私毒品等文章
,

并且请

《独立周报 》不要刊登他的名字
,

以免招来 日本人的

攻击
。

在另一位传教士写的一篇
“ 日本人歌颂马将军

在济南的残暴行为
”

文中也抨击 日本人的侵略行为
。

可见
,

仅依据教会大学当局的某些表面的方针作出

判断是不够的 这些资料同后人写的回忆文章互相

印证和对 比
,

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传教士的真实态

度及这种倾向对学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线索
。

再如
,

齐鲁大学在哈佛燕京社的资助下曾经建

立过一个国学研究所
,

该所 自 年成立到

年结束
,

是齐鲁大学文学院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
,

但是在解放以后很少为人道及
,

这段历史近乎湮没

无闻
。

在齐鲁历史档案中关于国学所的资料比较齐

全
,

每年的年度报告详细记载了国学所研究人员的

计划
,

学术成果及承担的课程
。

可以看出当时在哈佛

燕京社的推动下
,

齐鲁大学为提高国学研究和教学

水平所作出的努力
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
,

当时国内对

甲骨文的收藏和研究方面
,

许多重要成果出自齐鲁

大学国学所
。

抗战前后 国内学术界名流中不少在国

学所工作过
,

或者挂名在国学所
。

前期如老舍
、

马彦

祥
、

栗调甫等
,

后期如顾领刚
、

钱穆
、

胡福林
、

吕思

勉
、

丁山
、

张维华等都曾列名国学所
。

其中顾领刚等

人的书信保存完好
。

几任研究所主任的报告中则反

映了齐鲁大学的领导层对国学所发展方向的不同看

法及国学所内部的分歧
。

这些都是研究这一时期学

术史有用的材料
,

也可以反应出哈佛燕京社的活动

对中国国学研究的作用
。

从 年济南解放到 年院系调整
,

齐鲁

大学经历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
,

以前由于材

料的缺乏
,

这一段是教会大学历史研究中最薄弱的

环节
。

新开放的资料对探讨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特别

的意义
,

其中不仅包括了教会大学 自身的材料
,

还包

括了涉及到教会大学的其他方面的档案
,

对很多问

题诸如 建国以后齐鲁大学人事更迭及其原因
、

师生

对新政权的看法
、

新政权对教会大学进行的分析及

采取的政策
、

齐鲁大学学生与当时华东大学学生冲

突的原因与结果
、

思想改造时期教会大学的情况等

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
,

使我们有可能就这个时期齐

鲁大学的情况进行新的探讨
。

〔责任编辑 黄新宪 〕


